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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生态文明必然要求超越工业化农业，走粮食有机化之路。

粮食有机化既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文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粮

食有机化包括粮食生产有机化和食品消费有机化。所谓粮食有机化，就是秉承生态文明的有机生

态原则从事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以形成土地健康、食物健康和国民健康的良性生态循环。如果

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小约翰·柯布语），那粮食有机化的希望也在中国。不仅写入党章

和宪法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粮食有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为粮食有机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而且方兴未艾的中国乡村振兴运动则为粮食有

机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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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a great transformation inevitably requires transcendence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and walking towards “organicalization” (i.e., implementing organic agriculture) of food. The 

organicalization of food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a key par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ganic food includes organic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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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organic food consumption. The so-called organic food is to engage in food produc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adhere to the organic ecological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form a good 

ecological cycle of land health, food health and national health. If “the hop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in 

China” as Dr. John Cobb stated, then the hope of organicalization of food is also in China. Not only does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ritten into the constitutions of both the Party and 

China, as well as China’s people-centered socialist system,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organicalization 

of food, but also a str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rovides rich resources for organicalization of food. Moreover, 

China’s curr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movement provides powerful physical support for food organicalization 

of and the agriculture ecologicalization of. 

Key words: food organicalization; postmodern agriculture; domain organic agri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rganic eco-thinking 

作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强调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是一种文明迭代，一场文明

转型，“一场全方位的伟大变革”[1]。党的十九大

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年大计。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像保护自己

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

路！”[2]这场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也启示我们，

人类不能再在工业文明的老模式下发展下去

了，必须走生态文明之路。作为一个伟大发展战

略的“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伟大复兴的重要

战略转型”[3]。作为一场全方位的战略转型和伟

大变革，生态文明必然要求超越工业化农业，走

粮食有机化之路。换句话说，粮食有机化既是生

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生态文明的核心组成部

分。那么何谓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呼唤一种什么

样的思维模式？何谓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粮食有机

化？为什么说粮食有机化的希望在中国？本文意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  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 

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超越。无需否

认，由西方社会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在过去的数

百年间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物质繁荣和生活便利，

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世

界范围工业文明演化的结果是，全球范围的少数

人得利，人类社会内部对立、斗争激化，生态危

机日益严重”。[4]以西式工业化农业为例，它不仅

给人类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隐患，而且给土地和

环境带来了污染，给生态带来了灾难。 

1.1  西式工业化农业对土地的破坏  

西式工业化农业以近乎掠夺的方式对土地进

行榨取，表现在技术上大量施用化肥农药，设备

上使用巨型农机，时间上采用连续耕作，空间上

的品种单一化，土地只能承受着惊人的表土流失、

急剧的地力下降。有研究者根据美国水土保持局

公布的数字作过形象的描述：假如将美国每年表

土流失量装入火车车厢内，这列火车的长度将绕

地球 18 周。有资料表明，受现代农业影响，在上

世纪 后 20 年，中国台湾地区农田土壤 90%遭到

破环，土壤品质下降，毒性升高，有些农田甚至

因污染严重而不得不永久休耕[5]。中国大陆的情

况也不容乐观，据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田鸿

儒的分析“截至 2013 年，中国遭受中重度重金属

污染的土地，已经达到了 5 000 万亩。”[6]土壤的

污染意味着土壤内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而“土壤

微生物多样性在保持作物健康和生长方面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7]。事实上，“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直达餐桌上的食物” [8]。可以说，“正是我

们脚下土壤中无数的生命在默默地支撑着地球

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健康的土

壤，才有健康的人民！”[9] 

1.2  西式工业化农业对环境的污染 

环境问题困扰着当今世界，全球变暖、臭氧

层破坏、酸雨增加、淡水资源减少、资源能源短

缺、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

圾泛滥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凡此种种，无不

触目惊心。西式工业化农业对此难逃干系。以农

业生产为主的美国加州为例，据称在有些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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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饮用水中，可以闻到农药的气味，一些居民

甚至不得不买水喝。另据报道，在美国一些地方，

空气中的雾滴内所含有的农药量，实际测出的数

字比预计要高得多，科学家称这些雾滴可能会伤

害作物和森林。上世纪 50 年代左右，科学家观察

研究表明，仅需少量的化学药剂便会对一些野生

动物造成生理病变，例如干扰生殖系统和内分泌

系统，造成性别变异而无法繁衍后代， 终可能

导致物种灭绝。现今地球上生存着 500~1 000 万

种生物，它们正在以每年数千种的速度灭绝。 

寰球同此凉热，美国印第安人 19 世纪的忠告

是：“当 后一棵树枯萎， 后一条鱼被抓捕，

后一条河被污染，才会发现钱是不能吃的。”若不

克服工业化农业的生态之害，人类将自食其果，

难逃灭绝之灾。 

1.3  西式工业化农业对人类健康的隐患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首位获得医学诺

贝尔奖的卡奈尔（Carrel）医生就提醒世人，“日

常供应的食物中所含的营养成分已大不如前。化

学肥料只能提高作物的产量，却无法补充土壤中

枯竭的‘全部元素’，因此影响到食物的营养价

值。”[10] 新医学研究表明，现代疾病起源于饮

食与生活的不正常。食物来自土壤，没有肥沃的

土壤就没有营养丰富和食用安全的农产品，也就

没有健康的身体。由此也可以说，并非只有营养

是生命中 重要的事，土壤才是根本性的，它可

使人类灭亡或兴旺。 

按照一些国外学者的分析，尽管在工业化农

业中也包含很多好的意图，但作为一个整体，“全

球粮食生产和分配的工业化模式在环境上不可持

续。”[11]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它正在引起土

地和人们自身的一种健康危机。土地变成了沙漠，

能够维持植物生长的、充满微生物的自然肥力受

到损害。于是，土地就依赖于化学制品的投入，

以弥补人们对土地自然肥力的破坏。人们 终只

能沉溺于各种“垃圾食品。”[9] 

从哲学上看，工业文明和工业化农业 大的

问题就是它的机械思维。所谓机械思维是指建立

在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一种哲学思维，它把宇宙

以及世间万物都看作机器。不仅太阳系是由齿轮

和滑轮组成的“一架机器”，原子分子，山丘河流，

植物动物微生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这种机械

思维有两个特点，一是否认事物本身具有任何内

在的价值，它们的价值是人从外面赋予的；二是

否认事物之间存在任何内在的联系，它们所有的

只是外在的联系，事物与事物之间只存在外在的

机械关系。 

将这种机械思维运用到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

中，就是把粮食的生产与土地的健康，食物的消

费和人的健康看作毫无联系的存在。随着量子力

学，当代生物学和有机思维的勃兴，建立在牛顿

力学基础上的机械思维范式越来越暴露出其自身

无法克服的局限。正是这种机械思维使得人类与

自然的疏离日益增大，乃至逆天而行，与整个生

态系统背道而驰，从而导致了人类有史以来“

大的危机”，致使“整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12]。

按照罗马俱乐部成员、哈佛商学院前教授柯藤博

士的说法：“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

时刻。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全人类共同的、能

够与地球自然系统保持均衡关系的、满足地球人

口的基本物质需求的生态文明之路，否则我们就

有可能成为首个故意自我灭绝的地球物种。”[13]

不仅哲学界，而且科学界也普遍认识到，“如果

我们不改弦更辙，人类正面临地球生态崩溃的前

景”[14]。 

时代呼唤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就是对工业文

明的反拨。如果说基于机械思维之上的工业文明

是以人为器的文明的话，那生态文明就是视人为

命的文明，将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鲜活生

命。如果工业文明是一种罔顾生命的文明的话，

那生态文明就是一种肯定生命，热爱生命，敬畏

生命的文明。“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

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

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

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

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15]是

一个生命有机共同体。 

如果说支撑工业文明的是一种机械思维的

话，那支撑生态文明的就是一种强调事物相互联

系和相互依存的有机生态思维。有机生态思维强

调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张生命之网，万

物内在是相互构成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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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中。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生命之网的一部

分。我们与万物相联，我们对万物负有责任。世

界是一个充满亲缘关系的世界，用中国古人的话

说就是“民胞物与”，“万物一体”。 

从机械思维的角度看，土壤就是各种化学元

素的集合，可以被还原成氮磷钾之类的元素，庄

稼需要的是那些土壤的“有效成分”，庄稼不需要

的则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而在有机生态思维看

来，土壤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其中有腐殖质、微

生物；线虫、蚯蚓、蚂蚁；也有杂草、飞鸟……它

们相互关联，相互合作，构成一个生态系统”[16]。

同样，在工业文明的机械思维那里，土壤是土壤，

庄稼是庄稼，农人是农人，村庄是村庄，它们之

间没有内在的联系。它唯一关心的是粮食的产量

高不高，而对于农药和化肥对土壤中的其它鲜活

生命的戕害乃至摧毁丝毫不予关心。将这种工业

文明擅长的机械思维用于农业生产“已经产生了

灾难性的后果”[17]。这主要表现在“追求生产率

减少了对农民的需要并减少了农村地区的人口。

追求利润 大化并把社会成本和生态成本排除在

价值之外，导致了对土地的不可持续的利用。追

求自由贸易导致了专门面向出口的生产，并导致

许多农村人口无法养活自己”[17]。 

而生态文明的有机生态思维从敬畏生命的原

则出发，不仅关心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关心滋养

农作物的土壤这个生命共同体，进而将关爱的怀

抱伸向整个村落乃至地方共同体，全人类以及整

个地球生命共同体。 

2  生态文明呼唤粮食有机化 

从这样一种强调万物互蕴、主张万物互依的

有机生态思维出发，生态文明呼唤粮食的有机化。

可以说，粮食有机化既是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

也是生态文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生态文

明涉及“整个社会生存方式”的变革[18]，其中农

业是重中之重，是生态文明之根，用世界著名后

现代思想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

布博士的话说，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始于乡村，始

于农业。在他看来，不论何种文明，“为了生存，

根本的需求是粮食”。因此，粮食有机化对生态

文明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所谓粮食有机化，就是秉承生态文明的有机

生态原则从事粮食生产和食物消费，以形成土壤

健康、食品健康和国民健康，建立称为良性生态

循环体系的目标与过程。也就是说，粮食有机化

将使得“食物的品质得以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

从基础上得以保障，个人用在看病上的钱就省了

下来，国家用于卫生健康上的钱也可以省下来。

省下来的钱用来补贴农民，农民的收入又可以提

高；用来补贴有机食品，有机食品的价格就可以

降下来，就会有更多人选择有机食品。整个社会

进入良性的生态的循环。”[16]生态文明视域下的

粮食有机化包括粮食生产有机化和食物有机化。 

2.1  粮食生产有机化 

所谓粮食生产有机化就是实现从粮食土壤养

护、粮食作物品种、耕种到粮食加工、贮藏、食

物烹制过程的全域、全程的有机化。 

要实现粮食生产有机化，就需要走后现代农

业（或曰生态农业或全域有机农业）之路。后现

代农业既是解决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基本途径，

也是粮食生产有机化的必由之路。 

后现代农业不是对现代农业的否定，而是对

它的超越。现代农业视农耕为一个机械的过程，

后现代农业则视农耕为一个农人与土地共同创生

的过程。如果说现代农业是一种不健康、不可持

续农业的话，那后现代农业就是一种可持续的“健

康农业”。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作为整体的人

类”包括我们的子孙后代“提供健康的和愉悦的

食品”。此外，它强调农业工作和农村生活本身也

应该是“健康和愉悦的。”杰伊·迈克丹尼尔教授

概括，后现代农业具有如下四大要素：它可以满

足当前人口的粮食需求；满足未来人口的粮食需

求；能够使人口保持在健康状态，支持地方共同

体；使人们能够过上一种健康工作的社会关系和

休闲机会相结合的生活[19]。 

后现代农业既是对现代有机农业的继承，也

是对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国际有机运动联盟曾

将现代有机农业定义为：“一种能维护土壤、生态

系统和人类健康的生产体系，她遵从当地的生态

节律、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循环，而不依赖会带来

不利影响的投入物质。”[20]应该承认，作为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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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农业的反动，现代有机农业注重农产品品

质，注重生态环境，居功厥伟。但它也有自己的

短板，那就是它视有机产品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

为基本内容，但“对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粮食安

全问题及国际农业安全问题未予明确重视”[20]，

其结果导致百年有机农业发展步履维艰，呈现

“白领化”与“贵族化”消费趋向，难以大众化

普及化。 

与现代主流的有机农业一致，后现代农业重

视土壤的健康，视土壤为生命，为农业之根，正

如瑞士医生伯车-本奈尔说：“营养并非生命中

重要的事，土壤才是 重要的，它可使人类死灭

或兴旺。”在工业文明背景下，现代有机农业也

为获取高经济效益的大企业所接受，偏好大规模

农业。而后现代农业格外钟情生态小农场和合作

生产，强调农田生产的多样性。 

长期以来，关于生态小农场的一个标配的质

疑就是产量低。然而让人意料之外的是：小农场

生产出了世界粮食的 70%，大农场只有 30%，所

用的资源小农场只有 20%，大农场却是 80%；作

物的种类，小农场则有二百一十种之多，而大农

场仅贡献了八种的作物种类。这些数据表明，小

农场在养活世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用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博士的话说，如果

农民愿意采用精耕细作的方式“在土地上投入优

质劳动力，恢复耕地质量，再加上补充有机肥、

禁止秸秆焚烧、轮作间作套种豆科与禾本科作物、

增加微生物菌肥等措施，粮食产量不仅不会减少，

还会增加。”[21]弘毅生态农场就是这方面一个成

功的例子。这个 2006 年创立的生态农场坐落在山

东省平邑县蒋家庄，是蒋高明及其团队和农民联

手创立的。他们从低产田开始，通过秸秆养牛，

腐熟牛粪还田恢复地力；以物理+生物方法控制虫

害；以人工+机械管理杂草，停用农药，化肥和除

草剂，同时不用地膜、人工合成激素、转基因种

子，生产优质安全食品，并在线上与线下销售。

10 年的长期实验结果表明，所在村庄农田生态环

境改善，减少农药用量 58.3%；物理+生物控虫效

果明显，每盏灯年捕获量从 2009 年的 33 kg 下

降到 2014 年的 2.1 kg，下降 93.8%；年消耗秸秆

1 000 t，秸秆利用率从 1.1%提高到 62.5%。有机

肥还田提高了土壤生物多样性，有机果园蚯蚓数

量 317 条/m2，而普通果园只有 16 条/m2；大量有

机肥还田（75 t/hm2），土壤有机质从实验初期的

0.7%提高到 2.4%，粮食产量从 初的 11.43 t/hm2

提高到目前的 17.43 t/hm2，其中冬小麦、夏玉米、

大豆和花生产量分别超出山东省平均水平 42.6%、

60.9%、32.2%和 38.1%，经济效益明显，平均每

公顷效益是普通农田的 3~5 倍，带动所在村庄 67

户农民从事高效生态农业[22]。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环境与社会教授普雷蒂的多年追踪研究也表明，

“农人全程参与”的生态农业“高产”[23]。 

美国北加州的蛙鸣免耕有机农场是后现代农

业的另一个范例。所谓免耕农业，又称“ 小耕

作”，是一种尽 大可能减少对田地踏压次数的 

耕作模式。蛙鸣免耕有机农场的实践表明，免耕

前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是 2.4%，碳含量是 1.4%；

免耕后，有机物含量达到 8%~11%。碳含量则是

4.6%到 6.5%。这意味着，采用免耕模式后，土壤

变得更肥沃了，它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所含营养素

更高，对健康好；土壤的碳库存能力也增加了，

从而可以减缓全球变暖的进程。免耕后的土壤肥

力大增，其农作物产值也是普通农田的数倍。可

以说实现了既保护土壤又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的双

赢结局。 

对后现代农业的另一个误解是将后现代农业

等同于传统农业。实际上走后现代农业之路并非

完全回到传统农耕方式，后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科

学的 新进展基础上，它是对传统农业、现代科

学技术与智慧的创造性整合。诸如农民可以使用

大数据、物互联网和云计算等“智能农业”工具

来发展生态农业。将传感器与数据分析相结合，

可让农民及时了解土壤质量，了解温度、水、光

和湿度的变化，以便及时做出调整[24]。此外，对

于农产品的销售，互联网等高科技也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借助高科技的翅膀，后

现代农业拥有传统农业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 

粮食生产有机化还包括对食物本地化的追

求。食物本地化运动的口号是“食在当地，食在

当季”。这既可避免长途运输过程中大量石化燃料

的耗费，又可避免长途运输过程中大量粮食的浪

费。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可以说食物本地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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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既是对“庞大的食品帝国对全球食品系统的控

制”的抵抗，也是对习总书记“中国人要把饭碗

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指示的贯

彻。当然，它无疑也是对“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

式”的坚持[25]。 

此外，与现代有机农业专注生产与环境，忽

视共同体建设不同，后现代农业通过发展一种全

域有机农业弥补了现代有机农业的短板。所谓全

域有机农业是指一定地理单元内的每一块土地、

每一户人家、每一项生产都实现了有机化。特别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对现代有机农业的超越，“全

域有机农业既包括有机生产也包括有机社区和有

机社会，是三位一体，同步建设的形态”[20]。全

域有机农业走的是一条“一举五得”之路。第一，

有机农产品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第

二，用有机农业技术替代氮肥、农药、除草剂等

常规现代农业技术，已证明在大部分谷物、豆类、

蔬菜、水果生产中，可取得与常规现代农业同样

高的单位面积产量。相关增产技术仍在发展之中，

依然存在增产潜力。有机农业可望彻底解决粮食

安全问题；第三，近期有机农业以每年 10%~20%

增长率发展，消费者愿意为消费有机产品支付高

出普通产品多倍的价格。从全局看，这是在增加

乡村板块的经济权重，利于稳定与发展乡村社会

经济基础，进而推进解决乡村社会安全问题；第

四，有机农业使用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技术，

不断创新完善的技术体系可望 终解决生态环境

安全问题；第五，假如一地、一国能够解决上述

农业安全问题，就将为其他地区与国家解决当地

农业安全问题带来希望，从而为解决全球农业安

全问题铺平道路[4]。 

这意味着，后现代农业是一种环境友好型、

资源节约型、农民尊重型、社区繁荣型与审美欣

赏型的农业，是一种城乡共荣、造福地球和人类

子孙后代的永续农业。 

2.2  粮食消费有机化 

粮食消费有机化是粮食有机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有机生态思维的角度看，粮食生产有机化

和粮食消费有机化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对于粮食有机化，两者缺一不可。这也就是国外

环保主义者喜欢说的“从土地到餐桌”、“从农田

到叉子”或“从地头到舌头”（farm to fork）[26]。

有关科学研究表明，“一个对人体健康有益的饮食

习惯上的微小改变，可以使向良性粮食生产方式

的转变更加容易。”[16]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著名有

机农人/诗人/哲人温德尔·贝瑞要说：“吃是一种

农业行为”（Eating is an agricultural act）[27]，当

然是一种文化行为。 

粮食消费生态化又与小型农场和地区经济是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后现代农业对地方经济

持一种非常积极的支持态度。它因此也鼓励消费

者“买离你家 近的地方生产的食物”，“如果可

能直接从附近农民手里买东西”。甚至如果有条

件，每个人都应该参与食物生产。如果你有个院

子，甚至阳台上的一个花盆，请在里面种点什么

能吃的东西。这是他们对人们的劝告[27]。 

粮食消费有机化不仅有助于实现粮食有机

化，而且也有助于对粮食浪费现象这一世界性的

顽疾进行系统解决。 

众所周知，虽经各国公益人士不断呼吁，我

国各级政府也做出了诸多积极的努力，但粮食浪

费现象至今依然十分惊人，也已成为一种世界性

的公害。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从全球范围来看，

“40%的食物还未到达餐桌前就被浪费” [28]。

“每年全球约有 13 亿 t 粮食在整个食物供应链的

各个环节中被浪费掉，这相当于投入农业生产的

14 亿公顷土地和 2 500 亿立方米的地表水和地下

水白白浪费了[29]。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教授成升魁介绍：他们在 2014 年、2018

年分别对食物系统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一年内

损失或浪费掉的食物，从浪费的土地足迹来看相

当于占了我国 24%的耕地；浪费的水资源大体上

是 8 650 亿立方米，相当于我国水库的总容量，

更多的浪费数据不忍去计算。”[30] 

食物的浪费意味着大量水、能源、土地以及

生产资料等资源的无效消耗。它无疑也将“增加

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温室气体排放等额外的环

境负荷。”[29]这样一种巨量生产、巨量消费、巨

量浪费的食物系统显然是反生态的，自然也是

不可持续的。  

除了食物供应链中大量的粮食浪费外，米

面加工过程中的浪费也是惊人的。据有关专家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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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2 道砻谷、4 道碾米、

2 道色选、2 道抛光”式“精益求精”的米面加工

工序成为主流，在我国被广泛应用。其结果就是

绝大多数的生理活性物质在碾米制粉的初级加工

过程中被损失掉，“80%以上的膳食纤维，40%~ 

80%的微量营养元素和活性物质都在加工过程中

损失了。”[31]如此高精度的米面，是否能满足人

体所需的营养呢？长期从事粮食加工研究的专

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谭斌研究

员说：“高精度的白米、白面，是典型的高能量密

度与低营养密度的产品，很多精制小麦粉的微量

营养素不到 20%。”[31] 

与此同时，统计表明，“目前我国有 2.6 亿慢

性病患者，其中包括 2 亿高血压患者、1.2 亿肥胖

患者、9 700 万糖尿病患者。每年的心脑血管疾病

死亡人数近 300 万（200 万与高血压有关）。而世

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不健康的膳食是慢性疾病

的主要原因之一。现有的人体微生态的研究也表

明，膳食纤维与人体微生态情绪之间存在一定关

系。”[31] 

因此，不论是从节约粮食的角度还是从健康

的角度，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都是一个理性的选

择，它也是粮食消费生态化的题内应有之义。谭

斌观点中，所谓粮食消费生态化也就是“要以全

产业链的思路，推进健康谷物食品的发展，从产

地、品种、种植方式、加工过程、烹制过程、干

燥与贮藏等环节来着手”[32]。并强调：“好的全

谷物食品，是育出来、种出来、储出来、加工出

来和煮出来的。”[32]为此，需要“建立全方位的

技术体系、标准体系、评价体系，从而重构我国

全谷物产业新生态”[31]。 

粮食消费生态化对于餐饮业转型意义重大。

由美国出版的《绿色餐饮服务：行业转型的绿色

认证指南》就向读者详细展示餐饮服务如何影响

空气质量、海洋、淡水和土地利用，以及食品和

饮料专业人员如何实施实践以做出积极改变。这

包括食品的生态配送和生态包装。生态包装则包

括开发可再生利用的“天然塑料”和“生物塑料”

作为不可溶解的常规塑料的替代品。这些生物塑

料是用生物材料创造的，包括马铃薯淀粉、树木

和稻草中的纤维素以及甘蔗[24]。 

需要指出的是，在实现粮食消费有机化的过

程中，消费者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国外有关研

究表明，“消费者的食品选择代表着重要的环境决

策”[33]。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粮食消费有机化

成功与否，消费者的意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要真正实现粮食消费有机化就要使消费者意识到

工业化农业的真面目，意识到工业化农业的真正

代价一直都被掩盖了，包括财政补贴、破坏土地，

增加了农民和大众的健康危机，伴随而来的是患

癌率、肥胖、糖尿病、不育的增加和其他健康问

题。“结果‘便宜的’食物一点都不便宜，而且

正在昂贵地花费那些依靠它的人的钱”[9]。 

觉悟后的广大消费者可以通过“有责任的消

费”，绿色消费和生态友好型消费“以好的价格从

好人那里买好东西”[25]支持有机事业。也可以通

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如吃

有机食品，减少肉食及茹素“对企业行为形成良

好的监督和倒逼机制”[34]，从而促进粮食生产者

和经营者走有机化之路。 

3  粮食有机化的希望在中国 

如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样，粮

食有机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需要广大农

人，农业科技人员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努力，也

需要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撑，更需要全社会观念

的转变。这方面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

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话”[35]，那粮食有

机化的希望也在中国。 

从历史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粮食有机化方

面起步较早，“有机农业、生物动力学农业、自然

农法、永续农业、生态村、自然土地、CSA 等探

索先后在发达国家兴起”[4]。2012 年爱尔兰甚至

推出了“源于绿色”（Origin Green）项目。这是

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出面制定的兼顾安全、品质

与环保的食品发展项目，旨在为消费者提供绿色、

安全、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食品[36]。也有一些

西方国家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在一些领域（如

“绿色包装”，“绿色认证”）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由于所有这些变革依然是在工业文明的大框架

中进行的，加之资本主义制度的掣肘和利益至上

的驱动，这些科研成果的普及化、大众化一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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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维艰，甚至走上“白领化”和“贵族化”的道

路[20]，离惠及广大民生相隔着难行长路。 

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一

切执政努力和根本目的是为民造福，并且健康的

食品则是 普惠的民生福祉。因此走粮食有机化

之路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随着“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成为

时代主旋律，粮食有机化也必将成为中国粮食生

产和消费的主旋律。目前“国家已经明令取消 GDP

考核，全面转向生态文明建设”[37]，这对走粮食

有机化之路是个重大政策利好。可见中国掀起的

生态文明的大潮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是粮

食有机化的希望在中国的首要原因。此其一。 

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为粮食有机化提供了

丰富的思想资源。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天人

合一的理念一直是中华民族生存下来的支柱性的

生态智慧。这使它在根底上与生态文明的理念息

息相通。用潘岳的表述就是，“中华文明的基本精

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

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

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

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

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

文明的率先响应者。”[38]自然，在“民以食为天”

的文化濡养中长大的中国人也会成为粮食有机化

的率先响应者和积极践行者。因为“任何强大的

文明， 后一定会落实、体现在饮食文化上”。

古老悠久的文明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也一定会体

现在饮食文化上[39]。中国人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的思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

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的平衡

饮食观点，无不折射出中国先人的生态智慧。 

在反对粮食浪费，崇尚节俭方面，中国更是

有着悠久的优良传统。从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历

鉴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到《朱子家训》

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无不证明中华

民族是一个对粮食浪费零容忍的民族。对当代受

消费主义裹挟日益风靡的餐饮浪费行为，中国的

有识之士一直没有停止发声。早在 2006 年中国环

境大使温铁军等就发出了“关于文明消费的倡议

书”。倡议书除了将过度包装、崇拜名牌、豪华消

费、大吃大喝等行为视为反文明行为外，还希望

农民朋友们在农村净化土地、保护环境，从源头

上拒绝有毒农业生产！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

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张洽，年度人物廖晓义

都曾在这个倡议书上签字以示支持。 

近年来，随着民间自发的“光盘行动”、“制

止餐饮浪费”行动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普通

民众向“舌尖上的浪费”说“不”。2020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引发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与响应。同年 12 月，反食品浪费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浪费敲响法治警

钟，为治理“舌尖上的浪费”建章立制。其中规

定，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

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应费用[30]。 

相信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越来

越多的人会意识到，饮食直接体现了人、社会与

自然的关系，从而会站在生态文明的高位理解饮

食上的适度与节约，“餐饮新文明”的春天已在

路上[30]。 

其三，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为粮食有机化提

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伟大战

略，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党和国家之所以赋予乡村振兴战略如此重

要的地位，“是因为乡村振兴问题不仅是涉及国

计民生的大事，也是关乎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与命运的重大 

战略”。 

从有机生态思维的视域看，乡村振兴也是生

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粮食有机化的

物质保障。因为在全世界所有完成了工业化的国

家之中，只有中国还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村庄。

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小约翰·柯布博士分析：“中国如何能在一个全球

不安全的世界里实现粮食安全？有一点很清楚，

即中国的粮食安全将会依赖于保留、发展其乡

村。”[40]在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张孝德教授看来，“乡村是一个携带着中华民族

五千年文明基因，且集生活与生产、社会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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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政治多元要素为一体的人类文明体”[41]。

生态文明建设成本 低，而且 容易搞的不是在

城市，而是在乡村。因此，解开生态文明奥秘的

所有密码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同样，要实现粮

食有机化，要大力发展有机农业，离开了中国乡

村是不可设想的。相反，恰恰在中国的乡村，发

展有机农业成本 低、动力 大。张孝德教授认

为，威胁当代文明的首要灾难不是空气，在劫难

逃的就是食物中毒，而导致食物中毒的原因是什

么？我们人类的大地母亲得病了。所以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第一位的是大地母亲的修复，大地母

亲修复的出路，就是发展有机农业，而做有机农

业不是人们所想的把这件事只交给政府、交给大

公司来做，这不行，这件事也要交给农民、农村

来做。乡村的有机农家乐、有机手工业、有机教

育，所有东西都可以有机，所以未来乡村是有机

产业的聚集地，“是有机农业的重要抓手”[42]。

因此之故，走粮食有机化之路，中国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值得我们发心倾力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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